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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過去，走筆當下，形塑未來－從《湊の憶》之書寫意圖與文本生成談起〉 

李思嫺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作為一位寫音樂但又身處學術工作環境中之人，筆者常必須借助文字書寫或話語論述，或

者必須搜索足堪應付工作場合跨領域對話的字彙或類比路徑來與對音樂／聲音意義陌生的人

溝通，因此也逐漸對無論是音樂的、文學的，或是學術性寫作的各種類型文本之「書寫意圖」、

「文本生成」，或者「閱讀參與」等議題產生興趣，常希望能藉由對這些文本生成本質與過程

異同的思考，一探彼此間對話的可能性。 

跨領域作家向陽曾在〈書寫行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以「文學史」、「社會學」，以及

「商業性」等三個概念作為對以「書寫」為主要志趣者（作家）的書寫意圖及行為屬性之觀察。
1對一個懷抱「文學史意圖」的書寫者來說，書寫的意義可能在於「創造新而獨立的書寫典範」；

具有「社會學意圖」的書寫者，則可能委身於「時代同儕」或「班底集群」的行為，而產生具

有社群與年代特質的結果；而具「商業意圖」的書寫，則可能跨越（撇開）年代、地域鴻溝，

成為「以消費為中心、產生閱讀快感為目的」的策略追尋者。 

雖然音樂的寫作不必被視為等同於文學的書寫，但從身為音樂書寫者的角度來說，音樂創

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都具有上述三種意圖。許多音樂創作者聲明作曲應如（正如向陽所說寫

作當如）「鳥的鳴唱、花的開謝，不帶目的，也不含預期」2般的自然與獨立自主。但筆者卻仍

常在提筆之前、走筆之中，以致擱筆之後湧上無止境的焦慮，思索自己的書寫是否可有「社會

意義」或者「聆聽快感」。這些焦慮來自寫作過程中不斷追問自己為何而作 (for What)，為何

如此寫作 (Why)，以及走筆方式 (How) 是否能成功讓讀者窺見書寫意圖並理解書寫行為－也

就是「文本本身成功與否」3。 

而這些挖掘個人寫作意圖、意義，以及如何與社會、讀者連結的負擔與思考，因緣際會地

集結體現於 2015 年所寫的重奏作品《湊の憶》之創作過程與呈現結果上。由於這個作品特殊

的書寫意圖，導致從材料定位以致書寫策略、書寫方式等皆不同於以往，因此決定藉為東吳大

學音樂學系《雙溪樂刊》撰稿機會，將此曲之寫作想像與文本形成記錄分享於此，並為日後相

似的音樂書寫作前言式的理念初探與陳述。 

 

除此之外，筆者深感我們的音樂創作（寫作）與分析教學時常僅能止於對樂曲素材的觀察

與結構的探討，而對於作品的意圖以及較深層的引伸意象等議題則較少肯於提出「干涉性」或

主觀性地討論。但其實開啟這些面向的談論，是在學習如何作為一個「寫音樂的人」之外，還

能提升「作曲者」至「文化書寫者」的關鍵之一，也是讓「音樂人」在跨領域對話時不至於失

                                                 
1  向陽，〈書寫行為的再思考〉，《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 60-65。 
2  同上。 
3  亦即向陽於該文文末所言：「鳥為什鳴唱、花為什麼開謝，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鳥怎麼鳴唱、花怎麼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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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沮喪的門徑。 

於是乎，這篇文稿並不打算只從音程、節奏、旋律、音量、音域等資料的羅列陳述作材料

報告，也不想只以樂曲結構的敘述分析來導覽此曲的來龍去脈。寫作此曲的「Why」、「for 

What」、「How」；呈現（展演發表）之過程／形式，預期效應（聽眾反應），以及未來發展可

能性等，在在影響此曲的形成，也都將於此篇幅中稍事陳述。 

 

二、緣起與動機：《湊の憶》寫作背景與概念成形 

為長笛、擊樂，以及預製錄音而作的重奏作品《湊の憶》，寫作緣起於筆者自 2014 年起加

入所任職大學正進行的一項社區文化深耕計畫。該計畫以大高雄地區為場域，嘗試以其中幾個

與學校具地緣關係的凋敝社區作為文化創新、社會實踐與認同凝聚之處，透過各種形式的研

究、行動或活動，讓參與者重新認識所處土地的歷史文化，常民生活，並因此建構在地美學，

激起地方的感性與感動。 

計畫是由多位學校同仁以跨學院、跨學科與跨領域的方式進行。由於團隊內鮮少「藝術類

科學者」，筆者因此以學門分類上的身分受邀進入這個團隊，並加入主要以「哈瑪星」為實踐

場域的工作群組。對真實專業僅為「音樂創作者」，且經常性工作在以音符「書寫音樂」而不

在以文字「論述音樂相關事宜」的筆者而言，這樣的機緣竟也成了無止境焦慮的開端，總是陷

入如是的忖度與揣測：音樂創作者－或是廣泛所稱的「音樂人」，若能在這個以「地方文化的

創新實踐與社區認同凝聚」為宗旨的團隊中作用，其被期待的角色與所能發揮的功能究竟為

何？ 

而這份焦慮也來自其他領域同儕給予直覺性之建議與筆者內心所忖度的具社會實踐意義

的音樂寫作間之落差。一般當論及如何透過音樂產生地方認同或在地意義時，常會以民間歌謠

或土地素材的發掘為必要路徑－特別是那些歌詞上提及相關地名或在地日常生活的歌謠。一般

聆聽者若不是透過辨認熟稔的歌謠旋律，就是直接透過歌詞相信該首音樂的在地形象與意義。

而這樣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音樂人」於此團隊中執行在地音樂文獻之蒐集、採集與

研究等工作的必要性。 

於是在揣測之餘，筆者也展開「尋找過去」的工作，從各種文字文獻上搜羅與「哈瑪星」

有關的「地方」或「社區」音樂蛛絲馬跡，從中也見已有學者將所有關於哈瑪星、高雄港，或

是「港都」、「打狗港」的歌曲做過耙梳整理，範圍涵蓋日治時期的日文歷史歌曲；戒嚴階段以

日文原曲改填「港都」相關歌詞的混血流行歌曲，與台人新創但仍具濃厚日本風味的台語歌曲；

以及解嚴之後一批受過學院訓練的音樂教師所寫之藝術歌曲。4奠基於此，身負此特殊任務的

「當代作曲家」是否應循這被期待之路徑，使用這些歌曲文獻，以改編方式重現它們，或是尋

覓觸及哈瑪星地區之當代詩詞，再賦以懷舊或流行旋律，以帶起地方感動？  

對一個慣常做音樂文本分析的人而言，面對這些歌曲文獻時很難不去關注它們脫離歌詞之

後的樣貌，也因此深感它們所集體呈現的日本軍歌／演歌，或是中國藝術歌曲／愛國頌歌形象

過於鮮明，以致展現的過往時代性強過它們的地方特殊性。它們之於當代的社區及常民生活反

是疏離陌生的，因而難免讓筆者疑慮以之成就新音樂文本，並作為凝聚今日社區認同的實踐手

                                                 
4  王儀君、李美文、孫小玉主編，李美文，〈從 1895 後台灣歌曲發展史上的「哈瑪星之歌」〉，《哈瑪星文化研究》（高

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2）。頁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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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否隱藏矛盾：第一，歌詞之外，這些「音樂」／「聲音」之於今日的在地人並沒有直接的

感情連結；第二，對於非在地人－比如筆者這般的局外人而言，那些音樂裡的懷舊也並非今日

社區所見所聞可反映出的真實感受。 

於是乎原本存於心中對文獻發掘之專業適切性與文獻移植利用之必要性的困惑，自此轉化

為更多的焦慮輪迴：音樂書寫者如何在文字（歌詞）之外，以音樂或聲音表述哈瑪星（或大高

雄）？什麼是現在哈瑪星社區的聲音，什麼又是今日哈瑪星人的音樂或聲音記憶？而今日哈瑪

星給予一個外來工作／觀察者（如我）的印象為何？作為一個音樂新文獻創造者（如我），又

要如何獨立書寫一個篇章，以個人的哈瑪星印象紀錄它的地方獨特性？卻又可從中喚起在地人

對過往歷史的追想，過路人對現今社區的好奇？或是，就讓今日與來日的哈瑪星居民從作品中

感受該音樂文本寫作當下的社區環境與生活，以致湧升各種與之對話的生活經驗與美學感受？ 

這些問題自然無法在短時間內且只靠舊有「作曲乃個人化表達行為」之習慣全數獲得解

答。但從這些問題的彼此交會中，發現若能尋得社區中某些具有歷史重要定位，但又因時代變

遷已然在環境、景物、地貌等面向上「今非昔比」之物象，以之作為音樂書寫中的主要「意象」

（imagery）5；並以此意象展現的聲音或音樂來引發在地居民與外來客產生與此地關聯之記憶

與時空想像，也許會是個讓新創音樂文獻更易達成認同凝聚與感性引發的目標之方法－亦即

「以聲音意象凝聚在地與外來，連結過往與未來」。 

筆者於是定下幾個於書寫前將採用的素材蒐集策略。1) 首先，以「一般人」的「哈瑪星

印象」－亦即對高雄的海洋環境與海港城市想像，以及對哈瑪星的漁港與鐵道共構歷史的理解

開始，尋找跨越在地與外來的認同意象。2) 再者，挖掘社區與地方中具特殊性且無可取代的

「物件」、「事件」，以及發生地點之今昔演變，實地走訪耆老口述相關故事，並採集與其相關

之在地聲音景象，共同作為新作品（音樂文本）之書寫焦點。3) 除此之外，新文獻必須以書

寫焦點所在之地作為發表（首演）實踐場域，以實際活動連結社區居民與路過遊客，凝聚書寫

焦點情境，讓參與者思考社區生活環境之今昔演變，以產生個人／群體之美學感受與可能發生

之交流對話。 

如此策略終讓筆者的焦慮暫止，也自認其可能是音樂創作者能於跨領域團隊中發揮作用，

且能從單純「音樂人」晉身至可跨文化至與他領域對談之「公民」的路徑之一。而以此意圖所

產生的音樂文本，也將是以如此具有「社會學意圖」以及「閱讀者導向」的方式書寫。 

而在琢磨得著這個策略之際，也同時產生一體悟：從文字文獻上認識地方與社區的歷史並

不難，但要真實從在地生活中尋找，再以音樂的角度重新認識地方並構築其美學與獨特記憶，

絕非是紙上談兵可及。更甚者，此「音樂書寫」應是將所有的實地走訪，聲音影像紀錄，甚至

社區展演活動之形式、地點、參與者等因素考慮在內，畢竟此篇具特殊任務的音樂文本，在抽

離「在地」之後所能表現的意義與書寫者的原始意圖已然不同。  

於是這首以「非現代主義」形式構思與結構之作品於焉形成：串聯融匯哈瑪星地區之音樂

文獻，文字與口述歷史，地方（常民生活與自然環境）聲音採集，以及作曲者對這些素材－音

樂／文字／影像的詮釋與組織，共構一首主要以音符書寫之新文本，成為後世人的音樂文獻與

聲音記憶。 

                                                 
5  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之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換言之，意象可說

是主觀「意」與客觀「象」的結合，是創作者思想與感情的物象，也是賦有特殊意涵與文學意味的具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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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對社區的發掘、認識與記憶建構企圖，絕不是在一首樂曲的創作與演出裡便可完成

之事，而應是一連串的行動研究與音樂書寫。因此，筆者將未來這些持續性的寫作／展演／社

區活動規劃定名為「聲音尋根行腳」。而《湊の憶》的書寫，便是這一系列行動的開端。 

【圖表 1】《湊の憶》完整文本的書寫策略 

尋找過去 走筆當下 形塑未來 

文獻蒐羅閱讀、意象尋找 

採訪口述歷史、挖掘特定故事 

聲音尋根行腳 

聲景採集、音樂文本書寫 

（含音樂、影像、呈現形式設計） 

社區活動反饋 

成就持續之系列文本書寫 

形成未來聲音記憶與文獻 

 

 

三、尋找過去，拼湊記憶：《湊の憶》的素材生成 

（一）「湊」：從歷史地理定位 

筆者從閱讀中逐漸暸解此地的過往行政區分與曾有之地貌榮景。「哈瑪星」(Hamasen) 亦

即日文「濱線」一詞之語音轉化，指的是舊時通往打狗港的濱海鐵路，也就是現已被拆除並綠

化為鐵道公園的舊時臨港線鐵路。此地原本是海域，日治時期 1904 年起為了建港疏濬航道，

於是以淤泥填海造陸，於 1912 年形成「哈瑪星」海埔新生地。它曾是高雄最多日本人定居之

地，也曾經是最繁榮的商業中心。而位於在這個區域中的「湊町」，是日治時期高雄市的中心

區劃之一，便是目今鐵道公園以西至中山大學西子灣隧道口外哨船街，北自壽山麓登山街，南

盡渡船頭邊高雄港共四個里的區塊。「湊」(minato) 即是日文「港口」之意，「湊町」因高雄港

而得名，而筆者每日經過之西子灣捷運站前極為熱鬧的臨海一、二路，便是日治時代的「湊町

通」。 

而在所「閱讀」的音樂文獻之中，也發現於諸多時代性強烈的歌曲裡，有一首與「湊」 

(minato) 有關，旋律相對清新的日文歌曲《湊小學校校歌》（譜例 1）。這個「湊小學校」位於

湊町四丁目，竟就是今日時常經過的「鼓山國小」！它是高雄最早的一間小學，1907（明治

40）年創校，原名「打狗尋常高等小學校」，1941 年後被日本人改名為「湊小學校」，至 1945

年民國政府來台後才改稱為鼓山國小。筆者於是實地走訪這個在歷史定位及舊時校歌中皆呈現

特殊性的目標，並經由與該校校長的交流中進一步感受現在的校園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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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湊小學校校歌》
6
 

 

 

某日漫步於其小學校園外環時，忽見一典雅水泥紅磚之日式建築，原來便是時常開車經

過臨海路上可見路牌指示，但卻從未驅車鑽入巷弄內朝聖的古蹟「武德殿振武館」，而它就在

鼓山國小正後方！武德殿建於 1924 年，並在 1999 年由高市民政局審定為古蹟。2004 年由高

雄市文化局修繕完工，2005 年才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劍道文化促進會經營管理，為全台第一

座以原始功能再利用之古蹟，也是唯一有經常性劍道活動的古蹟。場館的管理者是日本劍聖宮

本武藏兵法二天一流第十一代宗家在台唯一嫡傳弟子；筆者在與他的交流中亦發掘這個地點、

空間建築和自然環境的特殊性，對談間感覺它的存在不再只是古蹟與過往，而是實實在在的社

區生活與美學傳承。 

於是乎，這兩個在歷史上皆具特殊地位，且在地理位置上脣齒相依互相映照的客觀物件，

便成了《湊の憶》中的主要意象、書寫焦點，以及社區活動演繹地點： 

「聲音尋根行腳」於焉展開。我們實地走訪探詢，發掘、拼湊，並再造各個地方

的「今昔之聲」。而記憶拼圖的第一塊《湊の憶》(The Memory of Takao Harbor)，就從

港都文化的起源「哈瑪星」（濱線）開始，行腳至「湊町」裡的「湊小學校」，以及小

學校後方的「武德殿」。7 

                                                 
6  引用自王淵智編輯，《百年薪傳世紀揚帆─高雄市鼓山國小慶祝創校一百週年紀念專集》，頁 47。歌詞大意為（李

春芬先生譯）：「我們在綠意盎然的壽山中受薰陶，經過六年修煉學習不斷向上成長，啊，我們美麗的母校港口小

學。在山中千代神社山腳下，有三棟壯麗校舍，一千多位學生，在此用心磨鍊努力成長，啊！我們懷念的母校港

口小學。」 
7  此為 2015 年 4 月 20 日於武德殿振武館舉行社區活動講演會時寫於節目單上的活動簡介。該場活動除首演作品《湊

の憶》外，亦同時進行許多輔助曲目、短講，以及樂曲教唱等活動，但全是以《湊の憶》的寫作素材與討論內涵

作為活動的規劃主軸。嚴格來說，該場活動以及本首創作應被定位為《湊の憶》之首章「武德殿篇」，日後若再次

於湊町中其他展點行腳駐足，便會延展出《湊の憶》其他篇章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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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湊：從特殊聲音意象與聲景拼湊記憶 

如前文提及，一般人對於高雄以及哈瑪星的共同想像便是「海洋」與「港口」，於是由屬

於「海」以及「港」的自然／人為聲響所組成的「聲音景象」 (soundscape)，便作為「湊」（港

口）的空間與環境之定位導引。至於社區中具特殊性的「物件」或「事件」之聲音意象，也在

漫步行腳於兩地中間逐漸發掘，逐次拼湊，型塑過往並產生特殊的記憶。 

在與劍道協會理事長的閒談當中，除聽其口述武德殿的建築與修繕歷史、周邊地緣環境的

特色外，也得知許多未見於文獻詳細論述，但卻極能帶起筆者（及其他同行者）之感性與感動

的物象與物件。例如：日本人於振武館周圍廣種鳳凰木的原因；殿前庇蔭著前庭的大榕樹與兩

棵巨大鳳凰木的成長；以及每年秋末冬初飛來棲息於樹洞中的貓頭鷹等。8
 

同樣的收穫也發生在與鼓山國小的交流中。在某次拜訪校長時得知該校畢業六十年校友即

將回校的活動，因此也前往欲錄製校友們歌唱校歌，卻發現沒有人會唱已成只是紙上旋律的日

治時期《湊小學校校歌》。9因此驟然而生以此旋律作為《湊の憶》〉全曲的重心，交由長笛吹

奏或由預錄無唱詞地哼唱的想法；再同時佐以新作旋律的對位、錄音呈現今日校歌的對比等方

式，帶出筆者感嘆地方聲音與記憶逐漸佚失的現象。10
 

其實筆者已曾於 2009 年的作品《0815 悲歌》中嘗試將預製錄音入樂的作法。該次是以辛

樂克颱風造成山地災難的新聞播報錄音帶出音樂上的悲憤與哀悼，也於該次創作中感受將特定

時空的聲音安於音樂作品裡所能引起的悸動和感動強度，正如一個被封存的記憶在經歷共同事

件的群體中被打開一樣。而這次的記憶拼湊，也實地採集行走當下發生於周遭的聲音，將其作

為在地於某個時空中「不可取代」的物件，盼於日後帶領聆聽者再次「閱讀」這個文獻時，能

藉其「已封存某個當下」的特性打開參與者記憶的封箱，而再次經驗感受這個社區。 

筆者有日再度走過兩地之間，遇見鼓山國小棒球隊正在練習，球棒擊球的聲響卻忽然在腦

中轉化成對面武德殿的劍道擊劍聲響，兩者此起彼落互相交融。這個聲音景象雖不是當時耳中

所聞的真實聲響畫面，但卻是在拼湊種種地方特色11與聲音記憶後產生的對話想像。可見這些

拼湊與採集確會作用內化於「書寫者」身上，經其個人寫作經驗，詮釋再造後衍生新的音樂文

本，也因此給予哈瑪星一個新的記憶，為後來者提供可尋找的記憶以及想像空間： 

對於以音樂創作為書寫方式的音樂文獻再造者（作曲者）來說，從常民聲音與在

地音樂尋得隻字片語，從而使用或重構以寫下音樂新章，是我們見證存在並同時形塑

未來音樂記憶的方式之一。日文「湊」（minato）即是「港口」之意，而《湊の憶》(The 

Memory of Takao Harbor) 便是以港都文化的起源「哈瑪星」（Hamasen）－昔日的港口

鐵道與打狗港區為想像空間而作，其中有各種圍繞著鼓山國小（日治時期的「湊小學

校（港口小學）」）以及武德殿振武館的聲音記憶。它們或以「今日」具象聲景的錄音

形式呈現；或以「昔日」歷史旋律被呼喚吹奏；或是被重組、拼貼、再製，以「今昔

交錯」之姿呈現作曲者的主觀想像，並希望以之勾起在地人或路過者對於這方土地的

片刻記憶。12 

                                                 
8  關於「樹」與「貓頭鷹」的聲音意象，也作為這首作品第二段（B 段）的主要書寫與結構襯底。 
9  筆者猜測應是畢業七十年以上者才有實際歌唱過日治時期校歌的記憶。 
10 以此意象產生的寫作見於樂曲的第三與第四段（C 與 D 段）。 
11 鼓山國小以少棒出名，許多知名棒球國手都是鼓山國小少棒隊培養出來的。 
12 此為《湊の憶》於 2015 年 5 月 7 日於高雄音樂館演出時的樂曲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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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湊：從展演執行面 

此曲編制的設定，除了是因意象與聲響必要所致（以長笛模擬尺八演奏法凸顯武道印象，

自然聲響與兩地體育練習聲響的想像等），也因著活動的實踐場域可能是一連串的「社區」、「街

頭」，以及任何非音樂廳／傳統殿堂式的展演空間，以致總體選擇傾向輕量簡便。即使是擊樂

器與音響器材的選用，皆以家用轎車可一個車次全數搬運為考量。 

 

【圖表 2】《湊の憶》擊樂編制表 

 
 

 

四、走筆當下，交錯融合：《湊の憶》的文本書寫 

依其文本的順時性結構，這首作品可分成五個段落，分別以英文字母 [A] 至 [E] 於譜上

標示之。樂曲先以海洋聲景錄音開場；演奏者以漫步姿態緩緩走至定位，將此曲文本所欲表達

的「海水」、「浪花拍岸」，以及「海鳥」等自然聲響與海港意象帶出，也藉此暗喻文本形成過

程所歷經的「尋根行腳」。接著以港口內船舶的汽笛聲，作為人為聲景的開端以及現代港口形

象的塑造，也是樂曲樂器演奏開始的信號。長笛與擊樂以「大船入港」的氣勢開場，但擊樂慢

起漸快式的節奏型，長笛氣音的吹奏風格，以及整段所採用的音階，皆在暗示此曲場景（實際

演奏的，以及空間想像的）將從現代的海港轉入湊町社區裡的特色地點－日式風味的武德殿。

長笛演奏者也以少見的吹唱同時進行方式，隱隱帶唱（唸）出「打狗 (Takao)」、「湊の憶 (minato 

no omoide)」等關鍵字，其中間或以吹奏高低往復的二度音程（譜例 2 中標示 b 處），只是不

同於氣勢恢弘「起手式」般的開頭二度（譜例 2 中標示 a 處），而是呼應著海浪與微風聲景，

呈現出一起搖擺的優閒靜謐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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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樂曲開場與[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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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速切入兩次快速分解三和弦後，樂曲銜接轉入 B 段，以蟲鳴、鳥叫13等自然聲響交織

出一個新情境；而長笛與擊樂亦以數個短促片段即興式地摻於其中與之對話，展示與暗示著武

德殿周遭仍舊安靜自然的環境地貌。但隨著長笛快速大跳音型的出現，聲景亦轉換為汽車引擎

與喇叭聲；車水馬龍的聲音景象對比著長笛反覆且壓抑的二度音型，直至焦躁不安地擴大至高

音域的吶喊。之後在長笛一陣快速的高低跳躍、焦躁的人聲低音呼喊，交織著擊樂卡農層次的

奮戰下，張力逐漸回落，只留下長笛的長音。器樂與聲景的對抗行為，象徵著今日社區因觀光

商機帶進了川流不息的遊客，但卻也靜謐不再。 

 

【譜例 3】B 段 

 

 

 

                                                 
13 此段原預錄製棲息於武德殿前鳳凰樹洞內的貓頭鷹叫聲，但因前往錄製時並非貓頭鷹出沒的時節，因此樂曲於 2015

年的演出所用之聲景錄音是以其他種類鳥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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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氣音、噪音等方式模仿尺八演奏的長笛單音（武德殿意象）消失後，帶入的是一段從

過往到現今，「時光荏苒」卻又「今非昔比」的濃縮時空進程。表現手法則是以一段由多張歷

史照片合成的武德殿前榕樹從小到大的動畫影片呈現。而以這段影片成為音樂文本中不可或缺

的材料，則是從與劍道協會理事長的交流中獲得之想像。經由歷史照片推斷這棵樹應與哈瑪星

海埔新生地年齡相近，可說是與哈瑪星一起成長，因此活動的視覺設計者便建議由小樹成長的

意象來講述這段歷史。而音樂的書寫則是以一連串模進音型，以及由小三、大三和弦的琶音轉

換來描繪影片中小樹長大的身影，時間長度的拿捏也是以影片配樂的概念執行。而這段配搭的

雷雨聲景，則是暗喻這歲月的風雨與滋養，終至淬鍊出一棵無可取代的地方象徵。14嚴格來說，

這段文本絕對是筆者與活動視覺設計者「共同創作」完成的。 

                                                 
14 寫作此段音樂時，適逢台灣地區久未下雨乾旱限水，筆者想像中的雷雨聲響也因此無從錄得，因此樂曲於 2015 年

的演出所用之雷雨聲景是從音效資料庫取出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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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動畫影片段音樂 

 

 
 

影片最終定格在大榕樹現在的身影樣貌，15隨即進入標示為「港口的記憶 (Omoide of the 

Harbor)」的 C 段。七個小節民謠式的旋律（譜例 5），其實正是本曲結構上的中心：《湊小學

校校歌》以預置錄音首度於曲中緩慢哼唱；而長笛亮麗的放聲歌唱，則是跟隨這段哼唱而即興

對位唱出的新創旋律，並非任何歷史旋律的再現－但若非這些「歷史」，新創與想像的放歌也

無法完成。以古鑑今－「因為過去，所以現在」，也是作曲家以如此簡單傳統的方式書寫此中

心段落所欲傳達的話語。 

 

【譜例 5】C 段開頭民歌式旋律 

 

 
 

音樂在哼唱錄音停止後轉換成長笛與擊樂的卡農對唱，試著書寫出行腳偶遇的短暫聲景想

像：鼓山國小棒球訓練聲響與武德殿的劍道意象呼應。而這段短暫的記憶在《湊小學校校歌》

轉至降 G 調再次出現後，便在擊樂片段化的與長笛琶音式的即興聲響（呼喚 B 段出現過的意

象）中逐漸模糊消失（譜例 6）。 

                                                 
15 事實上在此曲演出前，武德殿整修了殿前平台，以至於影片（照片）中的「現況」也已經成為了「歷史」，不禁讓

筆者感嘆，同時亦深感此類音樂書寫的意義以及談論文本寫作意圖及寫作過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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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6】樂曲 C 段後半 

 
 

而後隨即進入一個講述武德殿與鼓山國小的「社區緊密」與「今昔交錯」關係的段落（段

落 D）。首先長笛與擊樂皆以短促綿密、大幅跳躍的十六分音符，以交互模仿、彼此對話等方

式模擬出武德殿孩童劍道課裡領動的太鼓以及木劍的碰撞，與鼓山國小棒球隊的練習聲響同時

存在的幻想（D-1 段，譜例 7 標示 c 處）；接著預置錄音以悄悄淡入方式，帶出現在的鼓山國

小校歌（譜例 7 標示 d 處）。這段錄音資料是行腳至同在登山街上武德殿旁的鼓山紅十字育幼

院時，請就讀於鼓山國小的院童們歌唱錄下的。16這首現代的校歌與當代許多的學校校歌皆有

著愛國軍歌般的時代感，筆者因此只讓擊樂以小鼓奏出如軍樂般的行進音樂為其墊底，作為為

此音樂所下的註解（D-2）。之後緊接著的是長笛以降 A 調再次吹奏的《湊小學校校歌》（譜例

7 標示 e 處），隨著錄音部分延續的 Gb 長音，以及擊樂以沙鈴演奏如午後微風與蟬鳴的片段

聲響－猶如對著過往寧靜的緬懷，同時營造一種多個時空交融錯置的想像。 

                                                 
16 原本的校歌旋律是以 G 調記譜，但因院童們的歌唱總是低於提點的音準而趨近於降 G，因此在 D-1 結尾處的長笛

便規避主音 G，並利用停留於 F 的長音，製造方向不明的氛圍以轉換音階 (modulate)，成功銜接至 Gb 語境中。 



38 雙溪樂刊 第三期 2015 年 11 月 

 

【譜例 7】樂曲 D-1 與 D-2 段 

 

 

而在出神似地幻想之後，D-3 部分（譜例 8）仍是以校歌為素材，但以單線雙聲部的複合

旋律 (compound melody) 寫作手法，展現出歡欣的舞蹈動態與輕鬆情緒，在意象上呼應 B 段

的靈動，而在音樂的結構功能上則為一個轉折（過門），預備以閃爍乍現之前音樂片段的方式

回溯並進入結束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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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8】樂曲 D-3 段 

 

 
 

結尾（E 段，下頁譜例 9）仍是以《湊小學校校歌》片段引入，但由長笛演奏者以在低兩

個八度上的同時哼唱手法，逐漸再現樂曲首段的動機與意象；再加上首段聲景錄音裡海港聲響

的再現，產生猶如曲名所示之港口印象與湊町記憶。結束處再以哼唱小學校校歌之錄音，註腳

整首曲子的「時空交錯」與「今昔交融」呈現方式。 

 

總論此曲之書寫，可說雖有故事（事件／物件）穿插其中，但並非真以陳述故事的方式進

行，而是讓所要呈現的各種地方意象於不同的情緒／情境中不斷變幻出現，在樂曲中彼此呼應

參照，型塑一個時空交錯、今昔並存的尋找過程。文本之段落結構雖非直線發展，而以類「回

文」結構呈現17以彰顯「湊の憶」（Memory of Takao Harbor）的追尋記憶意涵，但其中可被記

憶的動機與音階調性的發展與轉折安排，仍顧及音樂聆聽的慣性與張力起落的順暢。即使在預

製的聲景錄音層面，材料的選擇、佈局與剪輯之依據，亦是以全曲架構與演奏上的音樂性呈現

為主。 

至於曲中各聲部的延展佈局技術，例如長笛與擊樂的互相模仿、以對位相生旋律、單線多

聲部之複合旋律寫作手法等，皆可見取法傳統，內化自然而生。 

                                                 
17 五個段落 A-B-C-D-E；以 C 為全曲中心，E 為首段 A 之再現，D 在意象與動態上呼應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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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9】結尾 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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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形塑未來 

此曲首演於武德殿的社區活動名之為「濱線今昔－湊の憶」，讓《湊の憶》不僅只是一首

樂曲，同時也是一場整體相互鑲崁不可分割的思考結果呈現。活動中藉由視覺照片與影片之輔

助，簡介地方的歷史地理；也安排《湊小學校校歌》的教唱，長笛特殊風格吹奏法的示範，搭

配劍道現場演武以示《湊の憶》裡的武道意象；並邀請地方耆老講述音樂裡的物件故事等，讓

所有的內容皆圍繞著《湊の憶》意圖與文本，並以它串起在地居民對這個地方的情感與記憶，

也讓因著機緣走入武德殿的遊客留下一個特殊時空的記憶。筆者的忖度焦慮雖未完全從中獲得

解答，但卻也因此找到一個音樂書寫的定位：「在音樂的走筆書寫中，紀錄聲音與思慮，並與

所在土地社區對話；在創造（再造）音樂文獻同時，見證書寫者之存在（當下），並藉此形塑

未來－無論在地或過路，皆可因此文獻（聲音）之再現而對書寫者所在時空（社會）燃起記憶

或想像。」 

《湊の憶》雖是一首八分鐘左右的作品，卻是耗費諸多時日於書寫的準備工作，以致其文

本生成本身便有如一次跨領域研究，更是一場落實於樂曲寫作的「行動研究」。然而筆者在邁

開尋根行腳艱難的第一步，淺淺落下第一個腳印後，欣慰所建立之書寫模式應可再開展於其他

的關懷場域，以作曲家及音樂人身分持續進行土地關懷與公民責任。 

當然，筆者十分認同於前言中提及有關於向陽的見解：無論寫作意圖與行為如何，文本如

果無法成功（有效），仍是徒呼負負而已。然而，時候機緣若已到，「鳥便如此叫，花便如此開」。

書寫當下，所有意圖、策略與手法皆應已內化，而可自然獨立隨興走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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